
幸福永远不会降临到那些不懂感恩、不会知足的人身上。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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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往事
□欧 阳

闲来友人茶叙， 故人从手机上推出一篇
文章， 内容是写字和绘画都很有名的范曾关
于黄永玉的高论，人品、绘画技法之类。 原来
是旧事，好像早几年前就热闹过，不知道怎么
又被翻了出来。这是个人之间的攻讦。想不到
过了些日子， 网上又热炒 6 年前关于吴冠中
的采访， 据已故的吴冠中先生说，“他们 （美
协、画院）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 我
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 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
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
办。”这就不是个人恩怨了吧，感觉怪怪的，只
是作为局外人说不出什么， 反倒是想起一些
读图的往事。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美术， 甚至跟
着专业人士去过野外， 以为可以南郭先生一
样写生一番，结果装模作样不到 60 分钟就认
清了形势： 对我来说呆坐真的是很无聊的营
生， 与其折磨自己还是不如折磨别人自己享
受来得安逸， 这些傻事还是交给艺术家去折
腾为好。 之后的我便成了一名卑微的业余读
图人士。

那时候要看画展似乎只有两个去处，一
个是王府井的中央美院， 再一就是东四的美
术馆。说起来两处在一条线上，但要看画展并
不是方便的事， 虽说从海淀过去只需要在白
石桥或动物园换一次车，但人多车慢，早上出
发晚饭前赶回， 一整天里看画的时间也就三
四个小时， 沿途还要领略北京人 “被挤成照
片”的抱怨。美术馆诱人作品多的时候还得跑
好几趟，记得有一次眼巴巴地等到周日放假，
再去时展品已经撤展了。

后来被窝运到了东城， 读图的日子依旧
继续着，大约有十几年的热情。现在回想起来
印像深刻的作品不是太多，其中的主要原因，
业余人士认为可能和本人不太喜欢专家观点

有关，非俺水平高，实在是不敢苟同。 也许说
不出那一幅作品好，但置放在一起比较，一些
时候您可以轻易地看出高下来。 比如说詹建
俊的《潮》，感觉之前国人油画好像还没有那

么鲜亮的色彩，而对轰动一时的《父亲》我总
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遗憾 （不是因为内容大于
形式的说法）。很多年后看到罗中立那一代人
刻苦临摹印刷品的回忆时，我还在想着这事，
是不是就是临摹印刷品留下的影子呢？《钢水
和汗水》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刺眼的光，所谓印
刷品和原著的天壤之别一目了然，后来《大碗
岛的星期日》 刺痛眼睛的靓丽还会使我想起
这幅画。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国画 ， 今天虾腿朝
左，明天虾腿向右固然很生动，按古话说是
栩栩如生，但我总感觉就像是连环画，无论
技法上如何精巧都逃不出匠人的范畴，可能
是我更欣赏朱迪·芝加哥“花朵”那种匠心的
缘故吧。 不过有一次在看美术馆馆藏作品的
时候，看到一幅工笔白描画，名字好像是《海
岛女民兵》，非常地震撼，让我想到郭小川的
诗，那个情绪激昂，甚或有些癫狂的时代，人
的心理和精神竟然可以通过简单的黑白几

笔表露无遗。
显然国画不像我这样的业余人士胡说的

那么不堪。有一年我在香山饭店开会，差不多
有 20 多天，每天我都去看赵无极和黄永玉的
画，在不乱评的前提下，赵无极那样的画我也
可以涂抹一些，至于黄先生，没看出技法不成
熟的样子，为这事我也琢磨，为什么一些看起
来飘逸洒脱的字或者画会看到后面那么多的

零碎，大约也是所谓画如其人了。
慢慢的，画变得昂贵起来，我也渐渐失去

了对它们的兴趣， 每每看到是个人就想当藏
家，确实是很打击我的爱好。另外一个因素也
许是和一幅叫《吉祥蒙古》的作品有关，记得
是全国美展金奖作品， 当时专家的意见分歧
很大，我也觉得画作平凡了一些。之后又过了
几年，对我这样总想看到突破的家伙来说，这
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的也没见有大的变化。
到王怀庆像煤炭一样的黑椅子和张晓刚 《血
缘：大家庭》昂贵起来的时候，南郭先生我变
成了叶公，不是恐惧，是热情消退了。

也许《吉祥蒙古》那般的宁静与祥和才应
该是真正的上品吧， 如若大家不愿意品味宗
教般的沉稳和庄重， 吵吵架也许更具人性本
色，至少争论是有助于进步和提高的，至于是
经济目的或者是其他非业务本身的原因，把
桌子搬到街边， 再拿着暖壶沏上一杯茶高声
喧哗，效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因为如此这
般引来的关注者估计全部都是看戏的， 而不
是看画的。

现在，作家兼学丹青者有之，兼操书法者
则更多。“写字”，写好写差，一般人均可为之；
而作画，画到一定水平却不可小觑。我自知在
画画上绝非轻而易举， 因此未敢造次下什么
功夫， 但对既为作家或诗人又兼擅画作者是
羡慕的。我所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全才。
外省有一位小我“一轮”的朋友，他本是工人
出身的业余作家。 当年在我下放工厂时他就
是一个技术不错的车工， 后来又成为文学爱
好者。近几年来，他在书法和画画方面又有了
长足进展。前些日子，他与我通电话时顺便告
诉说：现在已是中国作协、书协和画协的“三
协”会员了。 我听后真的是佩服之至。

不过，要说谁在哪方面就是一门不门儿，
就是完全的不行，恐怕也有点绝对化。说实在
话，上大学时我除了文学专业课之外，业余时
间对作曲还很“兴趣”了一阵子，曾试作了两
首歌的曲子还在省市报纸上发表了。 但后来
也不知怎么就完全疏离， 只是蜻蜓点水似的
“点”了一下。至于“画”，少年时在老家也曾有
过类似的经历， 但还够不上明确的绘画艺术
的尝试。

我的“画”，一是画地图。 那是上世纪的
1947 年~1948 年之交我正式参军之前， 当时
解放战争正炽，在国共相搏的战场上，有的犬
牙交错，有的我军正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从
报纸上看，每天都有城镇易手，但总的说来我
军收复与新攻克的城镇为多。当时，我已参加
了试建时期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在故乡解放区担负了宣传等工作，
其中有一项纯属我个人的爱好， 即按照报纸
上的报道绘制解放战争形势图。 那时我能看
到的报纸主要有两种， 即胶东区党委的机关
报 《大众报》 和另一种较为通俗的八开报纸
《群力报》。我所画的地图分别为《华东战场形
势图》、《东北战场形势图》、《华北战场形势
图》、《中原战场形势图》 和 《西北战场形势
图》。 敌占的城市插小蓝旗，我军占的城市插
小红旗，反复易手者以此类推。我将这些形势
图贴满了我住的西屋的两面墙上。 在一段时
间内，每天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画，依
战争形势发展不断改变标示。可以想见，当我
忙于“调整”战场态势时，确实耽误了我日常
担负的家中担水、拾草、推磨等活计，自然引
起我母亲不高兴。在敦促无效的情况下，她一
时气愤，三下五除二将墙上的“形势图”统统
扯下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塞进锅灶下
的烈焰中付之一炬。我抢救不及，又不好与母
亲理论， 痛惜之下竟放声大哭起来。 哭过之

后，我沉思的结果是：再画！ 除了依母命干完
了农活、家务，就抽空默不作声地画一遍，然
后又依原样贴在墙上。看了看，好像画得比原
来的更工整。

说来也怪，这次“风波”过后，母亲没有再
撕再烧。 在我和母亲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无
言的默契：我理解母亲要我干活的苦心；母亲
也深深懂得了我“画图”不可更移的意志。

我的“画”之二，是画窗花。 连画带剪，同
样是 1947 年和 1948 年， 画了两个年头的春
节窗花。起因是由于战争，早年卖窗花的绝迹
了， 可我母亲偏偏喜欢过年要有个喜庆的气
氛。 为了使她不失望， 我愣是向她冒领任务
说：“我来试试看！ ”但这时又需要材料，翻箱
倒柜， 找到了我大姐早年上小学时画图画用
过的颜料小盅，有红、绿、蓝、紫、黄等；却没有
白纸，战争年代，买都很困难，为此，我去了姥
姥家，在她的厢房里，找到了外祖父当年在北
平粮油店当账桌先生用的一沓白纸， 画窗花
的材料算是基本备齐。当我一试笔，居然并不

觉得那么难不可及，几天时间，画了两套各六
张窗花，而且都是难度较大的古典戏曲人物。
一套是“水浒”人物，有武松打虎、石秀探庄、
扈家庄扈三娘等；另一套是“三国人物”，有单
刀赴会、赵云救阿斗和“空城计”之诸葛亮等。
当 1947 年春节贴在窗玻璃上，不但我母亲看
后眉开眼笑，还引得东邻三妗母啧啧称羡，在
1948 年春节前非要我给她家画一套不可。 于
是，我又“超额”完成任务……

但不久，随着我参军离家，也最终结束了
我的任何“画”的举动。可以说，刚冒了个头就
缩了回去。

但在此后几十年间， 每当遇到重要画
展，我还是尽量争取前去参观欣赏。 这说明
在我的心里，始终领略美术的价值。 对于音
乐，虽然再也没有写歌和作曲，却始终没有
放弃唱歌的爱好， 只要有卡拉 OK 的机会，
我总是乐于参与的，尤其对外国歌曲（不仅
仅是苏俄）更是情有独钟。 至于毛笔字（不敢
妄称书法）， 因为少时上学练过几年大楷与
小楷，总是有真正“书法家”的目标。 哦，倒是
有一点，那就是京剧，只因童年时在老家过
年正月村里举办“同乐会”，得正宗票友教了
几出旦角的唱段。 但参军后便多年未唱。 近
年来如外出参加笔会时，有知情者怂恿我唱
上一段，偶尔也有献丑之举；并在两年前出
版了一本《石英京剧艺术散文》。 但也是业余
之余的兴趣而已。 正所谓：“琴棋书画非本
业，随性怡情皆自然。 ”

少时的“画”
□石 英

插图 李法明

忽然喜欢“朴素”这个词，就像一张未着
油漆的旧桌椅，显露的是淡淡的本色。

桌子上有碗筷，粗茶淡饭。经年累月留下
的木纹，那棵树的痂结还在上面，它就是一张
旧桌椅。

朴素是一件什么东西？ 它是以前乡村女
孩子的两根大辫子，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
背影消失在旧时光里。我在少年时，曾看到河
对岸， 张家小媳妇坐在屋后的一张小椅子上
梳头，袅娜的身姿在斑驳树影里，那是一种朴
素之美。

朴素的汉子捧大花碗， 坐在路边呼啦呼
啦地吃饭。 还有一个老头儿，推过来一辆车，
站在树下擦汗。天冷的时候，老太太穿厚棉裤
显得臃肿，远远地看就像一个大萝卜。

我坐在朴素的小餐馆里。 小餐馆里，一
椅、一桌、一伙计，老板娘安静地坐在吧台后
面。 那个餐馆，就在繁华大上海，一条热闹马
路与另一条安静小路的拐角处， 只有步行才
能找到，坐在公交车上会一掠而过。

朴素见不到大红大紫，也没有夸张的表情

和惊讶的肢体语言。 往往是屋檐上的瓦，色调
平和，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炫耀过，谈不上有
过什么七上八下，也不好大喜功，痴嗔癫狂。

有的地方很朴素，我坐车路过一个小镇，
朴素的房子，绳子上晒着朴素的衣裳，路边站
着朴素的人，下车问路，他们说的都是些平淡
朴素的话。

1983年的南京是一根大辫子。几年前，我在
南京去成都的飞机上， 从一本杂志读到这样的
句子。文章是谁写的？记不得了，就记住这句子，
这是朴素情感，带给一个陌生人的朴素感染。

上初中时我们到农场学农。 同学的姐姐

是个知青， 她从旁边的生产队赶过来看望弟
弟。我记得那个女子，穿着一条洗得泛白的工
装裤子，远远地站着，一双长腿在朴素裤子的
映衬下，像一只丹顶鹤，绰绰有风姿。

朴素的人有朴素的浪漫。我认识的一个写
诗的人，他写了一首朴素的诗念给我听：我最
大的理想啊，是坐在有猪头肉的桌旁，一边喝
酒，一边吃猪头肉，穿着朴素的衣裳，有朴素的
老婆和朴素的热炕头，再盖一间朴素的房子。

其实，在朴素年代，我和朋友陈二狗，曾
在小城的百货大楼里一人买了一件黄大衣。
黄大衣长及没膝，温暖周身。我和陈二狗各骑

一辆老式自行车，像骑着两匹马，在小城笔直
的大马路上飞奔。 后来，我和陈二狗渡江，到
上海去买大红衬衫、 山羊皮猎装、 雪花呢大
衣，就变得不再朴素了。 看来，一个人的朴素
年代，是在少年和中年以后。

对于许多东西的迷恋， 我们变得不再朴
素。这个世界太过于炫目和迷离，我们变得朴
素不起来。

大街上，看不到梳两根大辫子的姑娘，也看
不到穿黄大衣的小伙。 朴素年代成为一种怀念。

有个做官的朋友，退下来之后，他的生活
才重返朴素年代。 他遇到的人，对他说的话，
遣词造句，是朴素的，不像从前那么恭维和修
饰。 一个人年老了，从华丽中脱身而出，他就
是一篇朴素文章。

那个留着英国大胡子的培根说过，“美德
好比宝石， 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
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
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个世界，最
终是由朴素的人和器物组成的， 越朴素越接
近事物的本质。

朴 素
□王太生

十余年来，当我轻点鼠标用“伊妹儿”给
远方的友人发去邮件，无需付邮资传送文稿、
照片；用“百度”搜查资料；尔后用 QQ 同远在
美国读研的孙女儿作视频对话， 不担心时间
长短、 计费多少， 只尽情享受由网络带来的
“天涯咫尺”的天伦之乐……我不能不为网络
发明者的神奇与大度而惊叹感动， 把它称为
给“地球村”全体村民送上的一份厚礼，是毫
不为过的吧。

2013年，一个陌生的名词“MOOC”———中

文译作“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新客，又来到了
我们中间。 由国际性学习社区创造出来、将顶
尖大学拥有的前沿性教育资源，集合于互联网
的平台上， 施行一种全新的免费授课方式，经
过 2011年～2012年的海外预热，迅猛而火热
地成为中国高知人群的热门。免费上世界最好
大学、最好老师的最好课程，视频讲解，讨论
区、作业和论文，一应俱有。 横跨 IT与教育界
的“革命性事件”，着力于拉平全球教育资源，
实施平等教育，让大学内容和所有愿意学习者

联在一起，以此作为社会使命。 孔子“有教无
类”的思想，经两千年而在现代化的虚拟世界
里光芒闪烁！在教育同医疗一样不断为国人诟
病、行政化压倒专业化的当下，“MOOC”的莅临
既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

我不禁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

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

克思感到衷心喜悦”。科学是社会的助推器，科
学家的研发成果是惠及全民的善举，是无疆大
爱的播撒。 它突破时空、疆域、民族、人种、宗

教、信仰、意识形态各种壁障而人所共享，也蕴
含着“世界大同”的元素因子，价值抹杀不了甚
至无可限量。 大规模的“网络公开课”的兴起，
预示着一个教育新时代的肇始。

大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亲切。 受惠
者感受着，也必然将广泛传递着，泛漫着。 其
社会传导力、道德感召力、文明征服力不可低
估。 大爱必然无疆，无疆方成大爱。 贫家学子
也能踏入学府之门， 普通高校的青年有缘面
对面聆听名师的教诲， 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
教育。在它的面前，那些“学术造假”、“圈地运

动”、“建豪华校园”等等，是何等渺小猥琐；那
些吮吸青年学生的血以自肥的“招生办”主任
之流，又何其丑陋与卑污。

许多报刊的年度评选是独具慧眼的。 不论
是用生命守护孩子坚守人性本质的长者，还是
还原革命的历史根脉、寻找历史本质真实的史
家；是规划未来乡村“把乡村建设成真正的乡
村”的中国乡建院，还是用生命构筑护卫幼女防
线的白衣天使；是殉职一线的县官，还是宁舍百
万年薪也要服务“边缘”学生的校长，还是维护
法律尊严跨界联手平冤的卫士……都是大爱
的践行者，普惠的播撒者。“登山千条径，独仰一
月高。 ”大爱方式多样，普惠渠道多元。 博爱天
下、慈航普度、尊道贵德彼此是相通的。 回归善
的教育、善的人性、善的政治、善的法律，回归常
识，回归本质，就是大爱、普惠的要义。

评定是价值观的宣示，是信任的推崇。与
其成天大话连篇，口水四溅，贩卖“狼奶”，真
还不如埋头做点惠人惠己大爱大德的切切实

实的工作。

大爱无私
□符 号

每次看到父辈们神色凝重地蹲在地头，
手里的烟锅明明灭灭，那一朵朵飘向天空的，
到底是些什么心思呢？ 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更
长久的沉默，或惊疑地一瞥。

我们没有父辈们的经历， 猜不出那一朵
朵沉闷的心思。 父辈们，祖辈们，黄土地上的
祖祖辈辈们，都是在那份沉闷中，一辈辈生存
过来的。

他们的心思能跨出那片黄土地吗？不能！
也不可能。 庄稼茂盛了，他们在沉闷中期待，
土地遭灾了，他们在沉闷中煎熬。岁月的车轮
把他们磨砺得很皮实了， 没有大喜， 没有大
悲，所有情感尽在默默中。

他们是麻木吗？不！这个词语对他们太不公
平了，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默认命运
带来的一切，在漫漫岁月中，长时间服用生活的
镇痛剂，长时间地麻醉神经，才变得迟钝了。

他们没有抱怨，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沉默中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社会怎样改变，
不管世界发展得如何迅速，这些父辈们依然雕
塑般静立原地。风雨也好，潮流也好，统统都被
他们坚硬的心石击得粉碎，瞬息万变的时代也
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走了。 他们脚下站出的一
个个桩坑，在嘲笑着那些泡沫般的世界。

我曾问过一位本家大爷，人为啥活着，他
的答案即简单又朴实。 为了吃饭呗。

请不要嘲笑这最质朴的想法， 自从有了
人类，我们所奋斗的目标不就是温饱吗？只有
解决了这最根本的， 人类的思维才有可能去
探索别的。

汽车、别墅，享受在被那些文明之人，不
择手段地追求时， 在鲁西南那片古老的黄土
地上， 父辈们的烟锅仍在飘出一朵朵沉闷的
烟圈，仍在默默地守望着这片土地。

他们希望自己的儿辈们，能走出那片黄土
地。 别再承继那份祖辈们传下来的沉默，他们
把自己那份承袭的凄苦，严严实实地扣在了心
里。 儿辈们看厌了都市里的浮华，有时候被各
种文明杀得遍体鳞伤，就想回到那片黄土地上
去疗伤。他们愤怒了，滚回去！这里不是你呆的
地方，有种的，就带着伤去拼，你骨子里，有的
是咱爷们的硬气。 一顿臭骂，把儿辈们的胸膛
里塞满了钢强，像头豹子又冲回了都市。

儿辈们也试图让他们融入新的文明，他
们拒绝了，他们离不开那片黄土，离不了那份
沉默， 他们融入不了在他们看来是乱七八糟
的享受生活。只有那片黄土地，还有地头上的
沉默，才是最踏实，最真切的。

黄土地上沉默的父辈们
□李晓华

前几日 CCTV《新闻 30 分》做了一期节
目， 对时下流行的网购雪地靴进行了一番细
致的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山寨”技术高超
的不得了，一双标称澳大利亚知名品牌 UGG
雪地靴不仅包装、吊牌齐全，甚至连商标上面
的二维码也真的能扫出来， 虽然扫出来的网
址有些假，但皮毛一体的加工、堪称无缝可挑
的高仿技术，着实令人惊叹。再就是价格也很
吸引人，一双靴子根据做工精细程度、皮毛的
质量状况， 分别卖不同的价位， 便宜的 200
元，贵的五六百，但如果是去专柜购买，那少
说也得 1000 元左右。 网购的时候，商家都会
标注：某地正品代购，至于这个“某”有多远，
那就随便编了，近的有韩国、日本，远了就欧
美、大洋洲去了。

我还不算是一个热衷网购的人， 原因是
我一直对我自己的审美不是很自信， 再好看
的衣服总觉得要穿上试试才能决定买不买。
可周围有不少朋友早已是网购达人， 在他们
的带动下，去年初，我也开始混迹于网购大军，
当然目标仅限于婴孩款， 因为对自己闺女的
相貌还是蛮自信的。乍一入道儿，资源、鉴别能
力都有限，一个网购前辈向我传授经验说：“某
宝已经不是稀罕物了，微博才是‘大坑’，我一
般都直接跟微博下单。 ”遂又向我推荐了几位
微博好友，让我加了关注，从此，我的微博里就
不再平静了， 经常是一上来就有 N条信息待
读，各种图片秀，某某韩日代购、某某欧美奢品
购……货物琳琅满目， 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
名品牌，价格更是“大牌”。在各种视觉冲击、评
论诱惑下，我也逐渐被“领上道儿”了，一年下
来，账单总数也相当“可观”。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一直觉得，现代社
会，尤其是年轻人，不网购就等于不时髦，成
天商场逛逛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大
妈或者是有钱有闲的人， 年轻人宅在家里也
能知天下，鼠标轻轻一点，货物就立马送上门
了，这是几辈人做梦都想有的福气呀。 于是，
慢慢地网购就驻扎在不少人心里了。

网购跟商场相比， 最大的优势自然是价
格。 商场的商品加了场地费、各种人工、税费
之后，一件衣服的价格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网
上同样的一件衣服，价格就划算多了，我身边
有几个开网店的朋友告诉我， 在某宝注册一
家网店，成本只 1000 元的代管费，还可以自

己选择交或者不交， 不交的风险就是假如买
卖双方发生摩擦，网站不负责调停。这样一算，
即使是同样一件一模一样的正品服装， 网上
的价格也必然优惠不老少。 再加上网上的图
片大都穿在嫩模身上， 看着人家穿咋都那么
好看，看久了眼睛就花了，以为是穿自己身上
呢，再看价格也能接受，于是点击购买、确认付
款，心里美滋滋儿地等着送货上门，身段婀娜
地穿着出门。 可货到了，穿起来，一照镜子，才
恍然大悟， 原来穿模特身上和穿自己身上是
两码事。这样的当，不止上了一回了，就是不长
记性，下次再看见这样的“便宜”，还想占。

可时间一长，发现这也不是个事儿，网上
购物不限时不费力，打开电脑，随便哪个时间
点儿， 一会儿工夫就能买上好几件， 网购以
来，衣橱的衣服多了不少，可是穿的几率却没
那么大，毕竟买的时候没试过，买回来不可避
免的有时候会碰上这儿肥了那儿小了的，你
说可以退呀，想想又觉得退来退去的，还得叫
中介，还得等上好几天，实在麻烦，除非价钱
很贵的，否则真不愿麻烦这一趟。于是有人告
诉我，你不要以为上网就是买便宜货，现在网
上好多家店代购的， 都能买到商场的正品服
装，而且价格比商场要划算很多，尤其是海外
代购，不仅方便，衣服穿上也显得高端大气上
档次。 我心想，这真是好事，于是又开始学习
海外代购，这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平时
在一般商场里都看不到的大牌， 又或者以前
不知道的国际大牌，因为网络，让它们与我的
距离变得如此的近，从下单到收货，少则几天
多则月余。尤其是付款和收货的这个时间差，
往往令人产生错觉， 以为货物是从天而降似
的，全然忘记之前下单时候还付过钱呢。

春节前， 为小女在某韩日代购的微博上，
预定了号称是全日本最“皇室”的童装品牌的
一套服装， 心沾沾喜焉， 遂向家人卖弄一番，
说，看咱们平头小老百姓的孩子也能穿上日本
皇室品牌的服装，这都是沾了代购的光啊。 节
后衣服到了，我举着衣服吊牌上的英文标注大
声念：“纯棉材质，只能手洗……产地：中国。 ”

这最后几个字，让家人笑喷了饭，合着绕
了一大圈，还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代购惹的“祸”
□周 倩


